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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从北京到上海、杭州、新加坡，从南到北，

我在各方的关注下不断地举办画展。有朋友说像刮起一

股“吴冠中旋风”，实在谈不上。我年龄大了，我要把

作品留下来。

我对我的孩子们讲，我的钱也好，屋子也好，东西

你们都可以分掉，但是作品不是遗产，是给国家、给人

民看的，不是当钱卖了分给你们的，作品是不能卖的。

我家里人都同意我的观点。

从前几年向故宫博物院捐赠，到今年为新加坡国家

美术馆、上海美术馆、中国美术馆的捐赠，我向来是先

我的作品是给国家和人民的
吴冠中

工作中的吴冠中先生及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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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最好的作品捐掉，然后再捐相对好一点的作品，但捐

的也都还是有代表性的，到后来总是会相对差一点了，

因此我就把新的、最近的作品再捐出去。近两年的大家

还没有见过的、不一样的作品拿出来捐赠。将来人家要

看、要研究的话，就能看到早年、中年、晚年的不同变

化，看到全貌的研究。70年代在李村时期的作品都捐给

上海了。有少数在外面，这次捐得最多了。

我的作品在中国美术馆也是相对完整的全貌，包括

70年代的许多作品。相反，最近的没有，所以我这次捐

赠重点是最近的。更早期的也不多。中国美术馆收藏我

的作品创作时间上是中间大，两头小，所以最近的我尽

量地选好的给他们。

对于作品，我认为作品只能靠作品本身的力量，没

有别的力量！

近年来，我对作品的精神、思想的感染力更重视

了，这似乎是年龄大了以后的自然规律，人会更多地追

求思想的力量。我到晚年越来越强调鲁迅，是因为我成

长的那个时代是鲁迅的时代，非常激进的。我认识中华

民族就是因有鲁迅。中华民族是什么样的民族，是鲁迅

告诉我的。我们现在仍需要鲁迅精神，永远需要。鲁迅

告诉我们要讲真话，要看到自己民族的优点，也要看到

本民族的缺点。只有看到自己民族的缺点，才能发展。

如果看不到自己民族的缺点，那么，这个民族就是落后

的。看不到缺点还能创造、进步吗？！看到缺点，就能

克服缺点，就要去创新。一个不懂得创新的民族是没有

前途的！这次我画的鲁迅是有我自己新的理解。以前人

们总是把鲁迅画成“横眉冷对千夫指”金刚怒目似的，

我认为鲁迅不是这样的。真正的鲁迅在“野草”里面，

在人民中间。

这些年来不断地办展，特别是今年我觉得自己年龄

大了，要走了，要把作品都拿出来交给国家了，交给人

民了。什么时候走？我随时都准备走。我在一天就要创

作一天。

我到这个年龄了，我不需要什么东西了，没有人际

关系了，无欲则刚。为了真理，为了讲真话。人到晚年

不讲真话，将来一辈子遗憾，永远遗憾。历史上讲了假

话的，一辈子遗憾，到晚年再不讲真话，就没有改正余

地了。

艺术家要创作出成功的作品，感情的真挚比脑袋重

要、比头颅重要！年岁不饶人，我90岁了，现在走路慢

了，不像从前了，但是在感情上更纯真了，就像又回到

了童年，心态率真。我的作品要由后人评说，别人怎么

讲就不管了。像我这样一向是边缘人，但我的心愿在人

民心中。要创作出不朽的作品，就要不怕穷，要把感情

都投入到艺术里面去，一句话就是要忘我。

我过去讲过“笔墨等于零”，这个问题大家误解得

太多了，而且，无知得太可怜了。单纯的绘画手法是没

有意义的，绘画作为艺术没有手法，只有感情，只要能

把感情表达出来，任何笔墨都可以的。笔墨也是这样，

用笔墨表达感情，感情是怎么样，笔墨是随着感情变

的，任何笔墨只要表达得好，效果好，都是好笔墨，相

反，抄袭，抄袭老的笔墨、抄袭人家的感情、讲假话、

虚的，这就是笔墨等于零。

我没想跟观众讲什么话，我把我的感情、我的所感

所思、中国美术应该走什么路，在我的美术实践中做出

来了，做得好坏是另外一回事。我对自己所做的没有分

数，我没有成绩，因为我自己看不见我自己。风格是作

者的背影，别人看见，自己看不见，分是别人打的，自

己给自己树纪念碑是树不起来的。

我谈不上有很大贡献。关键人民怎么看，我自己

就不管了。新加坡、上海、北京的三地捐赠，作品捐出

去，我必须这样做，捐出去了，我就管不了了，由他们

管了。

                             （钱晓鸣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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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吴冠中先生就曾向国家美术馆捐赠

过自己的艺术作品。2008年，吴冠中先生有了进一步安

排自己作品的想法，他对家人讲：“东西你们都可以分

掉，但是作品不是遗产，是给国家给人民给业务人员看

的。”他的想法，得到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所以有了

吴先生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捐赠之举：他分别向上海美术

馆、新加坡美术馆、中国美术馆捐赠了自己的作品。

中国美术馆于2009年2月26日至3月8日举办了“耕

耘与奉献——吴冠中捐赠作品展”，展览集中展出吴

冠中先生捐赠给三家美术馆的油画、水墨画等作品183

件，涵盖了吴先生1954年至2008年半个多世纪创作历程

的艺术结晶，也是他艺术创作第一次在北京大规模的全

面展示。

用“耕耘与奉献”来作为吴冠中先生捐赠作品展的

主题名称，得自于吴先生在上海展览开幕式上精湛的61

字演讲的启发：“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是前人的脚印。

今天走向哪里，需要探索、创新。我耕耘一辈子，追求

未知，现在展出成果，奉献人民，请人民评判。真正的

评判者是人民。”演讲在听众意犹未尽的赞叹中结束，

精炼质朴的话语，掷地有声，展现了老艺术家的博大胸

怀，也赢得了出席开幕式艺术界同行的阵阵掌声。

吴先生的61字演讲，道出了艺术创作的真正意义之

所在。以后是否会被人们完整地记住呢？我不知道。但

吴冠中先生是一位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艺术创造和创新

中的老艺术家，重要的是他表达了自己的艺术心声。他

讲话带着浓重的乡音，而听众也仅限于在场的数百人，

但我确确实实记住了“我耕耘一辈子”和“奉献人民”

这两句淳朴而又真诚的话语，便借用来作为先生捐赠作

品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主题。相信这个展览也会以精

王晓梅

耕耘  收获  奉献
——写在中国美术馆吴冠中捐赠展开幕之际

吴冠中先生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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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的作品中所蕴含的丰富艺术内涵向人们证明，用“耕

耘与奉献”概括吴先生的艺术生涯以及他对人民的挚

爱，是最佳的阐释！

耕耘，原本是指人在自然界里为求生存所从事的劳

动。当人们发现这种劳动能够创造价值并可以让人类共

享时，耕耘就有了象征性意味，并被赋予自然界的劳作

和人作为个体为实现人生目标所做出努力的双重意义。

由此，耕耘便成为每一个只要来到这世界上的人都必须

从事的事业。

从能够自立起，每个人都要选择一块属于自己的土

地耕耘。有人觉得耕耘太累，半路就放下锄头，停止了

脚步；有人心性太急，总想尽早收获，觉得庄稼成熟太

慢，就急不可耐地改种自认为收获更快的品种，结果往

往是因为急功近利而一无所获；有人受天赋所限，虽然

付出了很大的力气却不见成效，付出和收获不成正比；

有人聪明且执著，一边耕耘，一边思考着怎样劳作才能

达到自己期待的收获目标，有了收获又该怎样安排。是

自给自足，还是与他人共享？由此，人类的耕耘又上升

到人生观、价值观的精神层面了。

吴冠中先生选择耕耘的这块土地还算肥沃，这是养

育他的土地。尽管他在青年时代受西方艺术魅力的吸引

飘洋过海，到世界艺术之都巴黎接受西方艺术的浸润，

却又十分清楚“脱离了祖国的土地和人民。感情犹如飘

荡的幽灵，艺术凭什么诞生呢？”“我的土壤在祖国，

我不信在祖国的土壤上长成的树矮于大洋彼岸的树，中

国的巨人只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因此，他在新中

国成立不久，便一片痴情地回到抚育他成长的这片土地

开始耕耘。但他在确定种植品种时过于理想化，只按照

自己的喜爱确定目标，却没有顾及到外部环境的生长条

件。   

回国之初，经董希文先生推荐，他在中国最好的艺

术学府中央美术学院有了一个安身立命的饭碗。当人们

都响应号召将艺术服务于政治和社会生活时，他却在向

同学们传授“强调自我感受、感情独立、形式法则”的

艺术思想，我行我素地进行着艺术形式美的探索。很显

然，他的特立独行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以至连靠

老本行吃饭的授艺都不得安生，被动地一而再、再而三

地更换着教学岗位：清华大学、北京艺术师范学院，最

后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落脚。这位满怀憧憬留学归来的

艺术家就是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埋头耕耘，只“专”

不“红”地做东西方艺术元素的嫁接。被批评为“资产

阶级形式主义的堡垒”也就在所难免。与周围的耕耘者

相比，别人风调雨顺，而吴先生是在缺少光合作用和雨

露滋润的环境下的劳作，耕耘的道路要比别人走的艰

辛。他曾说，老师林风眠在创作上走的是一条寂寞的

路，是孤独者之路。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究其原因，还是吴先生自己为人为艺都太纯粹、

太执著，不肯“审时度势”地对自己作出调整以适应需

要，而是采取了回避的态度继续走自己的路。在他看

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没有错，本来他创造美就是为了

让大众欣赏，他探索的形式美也是建立在追求“人民的

感情，泥土的气息，传统的风格，西方现代的形式规

律”的基础之上的。但要艺术创作完全脱离艺术规律和

自身性灵的发挥而谨小慎微地为政治服务，他做不到。

大宅  70厘米×140厘米  2001年  上海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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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好“在孤独中探寻自己的路，路很窄，且多独木

桥。实在无法迁就当时对人物画的要求，便转向不被重

视的风景画，藏情于景”了。

好在吴先生花甲之年欣逢丰年好景，他加快了耕

耘的步伐，尽情地在两种文化、两种绘画媒材间寻找艺

术语言的沟通。“他用油画追逐东方，在油画里引进国

画点线的流畅；他用水墨相迎西方，在国画里引进油画

块面的充实。在两者的媾和新生中探索油画的民族化和

国画的现代化”（翟墨《生命的风景——绘画大师吴冠

中》）。如果将吴先生的耕耘历程和外部环境做一个

划分，可谓三十年河东（1950—1979年）、三十年河西

（1980—2009年）。河东时期他撒种育苗，河西时期他

挥镰收割。他的艺术创作道路，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

步密切相关。

有耕耘就要有收获，收获如何要让果实证明。吴冠

中先生很清楚这一点，也非常谦虚，他的61字演讲谈到

耕耘，谈到奉献，没谈收获。他把自己艺术创作收获与

否的发言权留给了人民，所以他说“真正的评判者是人

民”。作为艺术家，耕耘和奉献是主观因素能决定的；

至于成果如何，每个人对事物都有自己的评判标准。人

们不会相信“王婆卖瓜”，也不会相信反对者的否定，

而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眼睛。尽管吴先生半个多世纪的耕

耘所取得的业绩有目共睹，他还是非常智慧地把自己艺

术创作收获的评判权，留给了作品的欣赏者。

所以，吴先生只管画自己想画的画，说自己想说的

话，辛勤地按照自己的艺术理想在独木桥上行走，虽然

步履蹒跚，却也因能够心无旁骛地全身心投入到创作中

而收获甚丰。他的收获来自于对艺术表现方式的承传和

发展，来自于他在对中西两种艺术融合的过程中自成一

格的风格样式，来自于他在作品中赋予自然以不同以往

的鲜活生动的生命感受，更来自于他将观众带进了一个

新奇而又充满内在情感的审美意境：他的油画作品充满

诗情和中国传统的写意精神；他的水墨画用点、线、面

的交融，实现了水墨表现的历史新跨越。

《太湖鹅群》，让人们感受到了画家作画时以迅疾

的落笔和激动的心情将生命在自然中欢歌的瞬间永远留

在画面上；

《荷塘春秋》以色块的组合和线的穿插浓缩了人世

沧桑、生命的始终；

《都市之夜》通过“线的扩散与奔腾，黑与白的穿

流，虚与实的相辅，红与黑的对歌”的手段，把复杂的

景物纳入统一的调子之中。

2007年，吴先生的耕耘成果得到了一个相对完整

集中的展现。由水天中先生、汪华先生主编，湖南美术

出版社出版的《吴冠中全集》面世。这一套九集的系列

沧桑之变  145厘米×368厘米  1998年  上海美术馆藏

人之家  69厘米×69厘米  1999年  上海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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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中所涵括的所有内容，让我感到震惊：全集收

录了吴先生的素描、速写、水彩、油画、水墨画共计

2048幅，艺术评论及创作心得226篇，这还不包括画家

在“文革”中自毁的人体油画、素描、巴黎留学时期的

作品；他对自己的创作不够满意而毁掉的作品，以及画

集付梓后创作的新作品。编辑这套作品集本已就是一项

大的工程了，由九位理论家分别担任各集执行主编。而

每集除责任编辑的开篇文章外，所有的文图都出自吴先

生一人之手笔。当一位艺术家的作品能够做出这样规模

的艺术集结时，还需要别人去讨论和证明他的收获如何

吗？

然而，对于吴先生而言，最大的收获，莫过于自己

的作品获得人民的欣赏和喜爱。

对于艺术上的收获，吴先生始终怀有一颗感恩的

心。他把自己的成就，归结于林风眠、潘天寿两位在20

世纪中国美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卓有建树的恩师的影

响：他一方面感谢“林风眠老师任校长时，杭州艺专对

西方现代艺术采取开放态度，因此年轻的同学们很早就

体会到绘画中形式美的重要性，练基本功的同时就早已

讲究色彩、线条、节奏、韵律……我们感激青年时代的

有益的教学指导。”另一方面也不忘“潘天寿是我的启

蒙老师。很幸运，一开始学习传统中国画，就遇上这样

一位品位高、涵养深、风格独特的老师，他影响了我终

生的艺术探索。”

奉献，意味着无偿的付出。人类的进步和文明，就

是在先辈们不断付出的过程中一步步推进。科学如此，

文化艺术亦不例外。正是艺术家们的创造，为这个世界

奉献了独一无二、不可再生的文化财富。

视艺术为生命的艺术家们，常常把自己酝酿、构

思、创作的过程称之为孕育，作品一旦创作完成便都成

了自己的“孩子”。吴冠中先生“孩子”很多，他对自

己的“孩子”个个都喜爱，因为他们血脉相连，哪有父

母不爱孩子的呢？但他又没有把这些“孩子”完全当作

自己的私有财产，而是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个好的归宿。

他慷慨地、有步骤地开始实施向国家和人民捐赠作品的

计划。尽管难以割舍，却义无反顾。吴先生的这一举

动，用现代社会人们的价值观来看又不合时宜了。因

为，在人们的眼里，艺术作品的价值已经发生了改变，

已经由以往单纯的美的欣赏功能转化为比金钱重要，且

能不断增值的精神和物质两者兼具的财富了。

吴先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了捐赠之举，他诙

谐地称之为“嫁女儿”，要把作品像嫁女儿一样给他们

找个好婆家。

这是一位真正艺术家对待自己耕耘成果的选择：

让成果与人民分享。在吴先生看来：“个人的坎坷与成

果，系于祖国的命运。‘探索’割不断民族传统。‘叛

逆’是生存的挣扎，传统的发扬。‘吃的是草，挤的是

奶。’草，是长在祖国土地上的草，奶也应属于祖国和

人民。”

1999年，中国美术馆第一次荣幸地得到了吴先生

的丰厚馈赠，他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了巨幅水墨画《逍遥

游》、《根扎南国》及油画《崂山松石》、《红莲》等

江南屋  95厘米×180厘米  1995年  新加坡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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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幅20世纪90年代创作的代表作品。其时正是国内艺术

市场化的活跃期，吴先生作品在艺术市场上持续走高，

而中国美术馆的收藏正处于因经费有限，加之艺术市场

化带来的冲击而有些力不从心的窘境。吴冠中先生的捐

赠如雪中送炭，令中国美术馆的全体同仁深受鼓舞又心

生感动。这些作品因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吴先生在20世

纪中国美术进程中不可忽略的影响，而在中国美术馆筹

划的一系列国际国内展览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009年，吴先生在向上海美术馆、新加坡美术馆分

别捐赠了为数可观、内涵丰富的作品后，再一次向中国

美术馆捐赠了以21世纪以来的新创作为主的作品36幅。

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安排，两次捐赠相隔整整10年，而

捐赠的作品也基本上是这10年间的新创作，这使得中国

美术馆藏吴先生的作品能够均衡地涉及他艺术创作的各

个阶段。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画家以更加放纵的笔

触和强烈的色彩释放着内心深处的激情，油画《野草》

是对生命强者的纪念和歌颂，也是画家对青年时代崇拜

的鲁迅精神一往情深的表达；《建楼曲》则是画家在点

与线、色与墨、刚与柔的对比中构成的韵律之交响。

吴先生的举动，令多年从事美术馆事业的人们仿佛

接受了一次精神的洗礼。面对艺术家如此博大的胸怀和

气魄，也促动着美术馆人敬业精神的升华。是吴先生的

奉献之举，给我们美术馆人提供了一次难得的馆际之间

彼此合作的机会，使得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新加

坡美术馆相互支持，友好配合，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竭

尽全力地工作。

感谢吴先生的捐赠，让国内外三家美术馆能够敞开

胸怀共享资源，也让我们抛开狭隘的收藏观念，为彼此

珍藏如此优秀的艺术作品而庆贺、而自豪。

感谢吴先生的家人，是他们的理解与支持使捐赠得

以顺利实现，他们与画家一样有着一颗火热赤诚的心。

我们不会忘记：中国美术馆在联系作品交接时，吴

先生正因病住院治疗。他特意从医院请假回家，亲自与

馆长交接作品，那情景，就像老父亲送“女儿出嫁”。

本次捐赠，中国美术馆正处在“20世纪国家美术收藏和

捐赠奖励专项计划”落实的过程中，吴先生属于这一计

英国乡村民居（一）  60厘米×73厘米  1992年  上海美术馆藏



  观象台 11

划范畴中非常重要的艺术家，能够使先生的作品在国家

美术收藏中进一步得到丰富也正是我们所期待的目标。

按照相关规定，对向国家捐赠作品的艺术家要作适当奖

励。当我们依据以往工作惯例，就奖励金事宜征询先生

意见时，吴先生对国家的奖励予以拒绝了。我知道，这

一决定，和当年他选择艺术道路一样，无法改变，这是

他的性格。

过去对吴冠中先生的了解，仅限于对他作品的欣

赏，以及他对艺术创作及艺术界现象发表一些当代社会

中别人很难说、或想说又不敢说的看法。由于联系吴先

生捐赠作品的原因，与吴先生有了交往，也就能够理解

先生的为人为艺的性格。他非常崇拜鲁迅先生。他说鲁

迅先生告诉我们要讲真话，要看到自己民族的优点，也

要看到本民族的缺点。只有看到自己民族的缺点，才能

发展；他提醒国家美术收藏要从长远着眼，能经得起历

史的检验；他自嘲地说自己是处在艺术主流边缘地带的

人。说这话时的神态好像不是在说自己，而是在评论别

人。有了这种了解，我就知道先生为什么总是敢于直言

了。对自己内心能毫不掩饰的人，会畏首畏尾吗？他只

对自己的艺术创作负责，对艺术家的良心负责，是非功

过任人评说。

我赞同殷双喜先生的看法：吴先生的艺术“属于人

类历史上那种可以滋养心灵的艺术，是中国现代化进程

中最需要的精神维生素，是一种让人平静思绪的艺术，

也是一种让人静观自然的艺术，更是一种令人反思的艺

术。” 

在我看来，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都是精神层面的

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艺术家的作品能够为大众所

认同和欣赏，足矣！

吴冠中先生说，他愿意像鲁迅先生《野草》中的

过客那样，永远走向未知。他在艺术创造中探索未知，

这探索永无终结。“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是前人的脚

印”，吴冠中先生走的路也非常坚实，他的探索精神、

他的艺术创造，必将会给未来留下印迹深刻的脚印。

海滨渔村  46厘米×62厘米  1976年  上海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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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红皂白  82厘米×125厘米  2008年  中国美术馆藏

情结  70厘米×140厘米  1992年  上海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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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荷  82厘米×62厘米  2007年  中国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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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  48厘米×45厘米  2001年  上海美术馆藏

山村  42厘米×62厘米  2007年  中国美术馆藏


